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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回顾了迄今在契丹小字释读工作中运用元音和谐律的经验。分析了运用元音和谐律方面取得的

成果，同时也指出了运用元音和谐律的局限性。之后提出了今后运用元音和谐律方面的几项建议。文末举

了近来利用元音和谐律释读两个原字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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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语系语言中，一般都有程度不同的元音和谐现象。迄今对契丹小字的研究表明，

契丹语中也有元音和谐现象。这种现象对释读契丹小字，有什么作用，有多大作用，研究者

们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研究人员认为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因而比较重视。有的研究人员认

为不一定有多大作用，因而不太重视。本文想回顾一下迄今运用元音和谐律方面取得的一些

成绩和经验，分析一下它的积极作用和局限性，展望一下今后运用元音和谐律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以便使它在今后的释读工作中，起更大的积极作用。 
一、迄今运用元音和谐律经验的回顾 

（一）在《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内大学报 1977.4）和《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1985）中第一次提出契丹小字中有元音和谐律现象。并进行若干词的形态变化的排

比研究。研究的结果，对 24 种附加成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说明。这次研究的主要成果有： 

（1）契丹语的所有格的附加成分有 （ǝn）、 （in）、 （ɑn）、 （un）、 

（ɔn）等，这些是以元音和谐的要求，接加于静词后边的。 

（2）契丹语动词的变化，有以“ 、 、 、 ”等原字为中心的元音和谐现

象。其语法意义可能与及物、不及物和使动态有关。 

（3）已知“ ”为展唇阳性的[ɣɑ]（ʼɑ），据此推定“ ”为展唇阴性的[kǝ]（ʼe）。 

（4）已知“ ”为圆唇阴性的[u]，据此推定“ ”为圆唇阳性的[Ʊ]。 

（5）“ ”和“ ”是相对的形动词附加成分。“ ”为[ɣ（ɑ）]，“ ”为[kǝ]。 

这些主要研究成果，后来经验证基本上都能站得住脚。 

(二)再次提出元音和谐律问题是《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民族语文》1992 年

第二期）一文。此文在 70 年代的契丹小字元音和谐律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后来发现的资料，

对契丹语中的动词附加成分重新作了排比研究，提出了修正补充意见。此文选出变化形式有

10 个左右（未收太多的和太少的）的 32 个词进行了分析，又结合若干典型句子的用例研究

的结果，提出了如下的看法： 

（1）动词词干附加成分（及物不及物与态）方面，除了以前释读的 [ɣ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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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ǝ],[ ]等以外，这次新释读的有 [ɑl]。 

（2）动词陈述式附加成分（过去时）有相对的 [wɑi]和 [wei]，它们的读音还需

要验证。 表示过去时，读音为[ǝn]。 

（3）形动词附加成分，现在将来时为 [ɣɑ]、 [kǝ]，过去时为 [sɑ]、 [sǝ]、

   [su]。过去时几个原字的读音尚需验证。 

（4）分离副动词附加成分为 [ɑi]、 [ei]、 [uei]、 [i]。过去的研究中，认

为“ ”似乎表示副动词的意义，但说“读音不详”，这次释读为[i]或[iː]。 

（三）第三次提到元音和谐律是在《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内大学报》1997.4）

一文中。这次主要是结合拼读法来读的。文中介绍了蒙古语元音和谐律的情况：元音分阳性、

阴性两类，不同性别的元音不能出现在同一词中；有的语言还有中性，中性可与阳性或阴性

共处；同一性别中展唇与圆唇的内部也有排列方面的规定等。另外，蒙古文中有些辅音也有

阳性、阴性的区别。介绍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议：如果一个词里遇到元音不清楚的辅音，可根

据词里的前后元音结合元音和谐律给它添加适当的元音来拼读。参照元音和谐律来拼读的问

题，是在本文中首次提出的，并说明这是一个“今后应更大胆地拼读民族语词的方法方面进

行探索”的问题。文中提出了若干拼读方面的实例。 

（四）在《契丹小字释读问题》（东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2 年）中介绍了已

释读原字的释读情况。其中免不了包括主要依据元音和谐律拟音的一些原字。这些原字的拟

音，有些比较肯定，有些不能太肯定，这是为什么？元音和谐律在释读工作中的作用应如何

估价，其积极作用和局限性如何，这里作了一些说明。 

在本书中，主要依据元音和谐律拟音的原字主要有： 

原字号  80. ，拟音 i 

90. ，拟音 ʊ 

98. ，拟音 ɑl 

112. 、349. ，拟音 ɡǝ、ɣǝ 

123. ，拟音 wɑi（？） 

152. 、153. 、337. ，拟音 su（？） 

290. ，拟音 sɑ（？） 

341. ，拟音 wei（？）， 与 相联系 

361. ，拟音 sǝ（？）， 与 相联系，它们与 、 、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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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上边原字中，带问号的是其读音不太肯定的，是推测性的。 

具有元音和谐律的语言里，一个语法成分（多为附加成分）往往有几个语音变体。而且

这些变体之间处于有规律的语音对应状态。这就给我们提供了释读工作中的利用空间。以蒙

古语族语言的附加成分为例： 

有的附加成分只有一个形式，一般是一个辅音，有人（如语言学家喻世长先生）美其名 

曰：一峰独特 

有的附加成分有两个形式，一般阳性、阴性对应，有人叫作：两水分流 

有的有三种形式，一般阳性、阴性之外，加一个唇形，叫作：三足鼎立 

有的有四种形式，一般阳性、阴性各有圆唇展唇两个唇形，叫作：四平八稳 

有的有多种形式，可以叫作多角形吧。 

    在释读工作中，表示一个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有两个形式或几个形式已经确定的情况

下，如果其中一个形式的读音能够确定，其余一个或几个形式的读音也能确定或至少圈在一

个小圈子里。以契丹小字的实例说， 与 形成一对， 与 形成一对。因为 与

 的读音能够确定，从而 与 的读音也能够确定。 

在相反的情况下，虽然了解到某两个原字或某三个原字组成一对或一组，但是如果它们

的读音哪个也不能够确定，那么其余的当然也不能确定。以契丹小字原字的情况看， 与

 ， 与 ，以及 、 与 、 、 等的情况就是如此。对这些原字的读

音，研究者们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推测性的拟音。本书虽然注意到了它们有成对、成组的情况，

但它们的拟音仍然是推测性的（对于这些原字的推测性拟音的种种根据，详见该书）。将来

成对、成组中的一个的读音能够确定的话，可给另外原字的释读提供良好的可靠的条件。譬

如说， 的读音 sǝ成立的话， 的读音 sɑ也很可能成立，甚至 的读音也很可能成

立。反之也可能都受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以上就是元音和谐律在释读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和它的局限性。 

二、今后运用元音和谐律的展望及建议 

前面提到了在契丹小字释读工作中，运用元音和谐律的积极意义和它的局限性。那么

总的看，在元音和谐律的运用方面，还有没有潜力？还有没有继续研究它、发挥它的作用的

必要性？笔者认为，运用元音和谐律推进释读工作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研究元音和谐律以

便解决拼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很有必要。具体说： 

（一）为了给前面提到的带问号的成对、成组的附加成分确定读音，尚待找到一个突破

口（确定某个原字的读音）来共同解决。 

（二）随着释读工作的进展还会继续发现成对、成组的附加成分，需要运用元音和谐律

来加快解决它们的读音问题。 

（三）元音和谐律能给读音不明的原字划定一个读音范围，也给一些原字的拟音提供一

定程度的鉴定参考。 

（四）今后更经常遇到的问题可能如何给元音不明的辅音赋予正确的元音来进行正读。

元音和谐律的这方面的作用尚待进一步开展研究。 

最后，为了说明运用元音和谐律扩展释读工作方面尚有潜力可挖，举两个后来的继续

研究中推测其读音的两个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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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字可能读[ɔi] 

在《契丹小字研究》的论述中提到“ ”是一种副动词形式，但对其读音未能解决。

在《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中，因为“ ”的用例过少，也未能解决。后来积累了

一些用例，主要的有： 

①    
   

       




 （萧 8 行） 

廿  六   副    宫    使    除  廿   七   观    察  使    封 

  ②     
     





 （仁 20） 

     北   院  知   院    除    宋   王    号    封 

③ …    
      





 （许 24） 

      招讨（使）除    漆    水    郡  王   封 

④  
    

  
    

   




 （仁 22） 

    南    京   同    知  除    兼   中    书    令   号    封 

这类用例还有若干，都是

  或


  ，看来这几个字有很大的关联性。 

在《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一文中研究过的副动词附加成分（分离副动词） 

[ɑi]， [（e）i]， [uei]， [i]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和词干的元音保持和

谐，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以上副动词附加成分与其词干和谐的情况，可以推测

  、


  的附加成分

“ ”，也很可能与其词干的 和谐，由此推测“ ”的读音很可能是[ɔi]，这样与其

他几个附加成分形成一组，补充了语音体系方面的空白。 

（2）“ ”原字可能读[ɣɔ] 

在《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一文中说明了“ ”原字的读音为[ǝn]，具有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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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过去时的意义，常以 、 、 的形式出现。后来发现如果联系 、 、

 前面的原字一起研究的话，也很有意思。现在把这个情况分成四类排列如下： 

（a）




 、 




 、 


  、





       (b)




 、




 、




 、




  

(c) 

 、





 、

  、


         (d)





 、





 、





  

上述四类，都带有同类的附加成分，只是因词干不同而附加成分的语音形式不同。 

（a）类词干有[ɣɑ]、[ɑ]，附加成分为 ɑlɑn 

（b）类词干有[ɣǝ]，附加成分为 ǝlǝn 

（c）类词干有（ɣ）u 类音，附加成分为 ulun 

（d）类词干可能有（ɣ）ɔ类音，附加成分为 ɔlɔn 

（d）类的“ ”原字的作用，相当于（b）类的“ ”原字的作用，因此，其读音

很可能是[ɣɔ]。 

这个新释读的“  ”[ɔi]，“ ”[ɣɔ] 两个原字的读音，当然还需要今后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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